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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副刊

每当清明，我总会想起一些已
经去世的地质队的同事们。

具体不如为何，我工作的青海
煤炭物测队有个“101”的代号。自
1973年时任分队长的父亲带我走
进它，至今我一直在那里学习、生
活、工作、待岗、退休。这么多年下
来，已经有我熟识的好几位同事故
去了。每每情不自禁地想起他们，就
想为他们写点什么，或一丝怀念，或
一缕感慨，或以一首小诗祭奠他们
逝去的灵魂，或以一篇小文诠释我
们活着的人面对生与死的态度。

问题是总要面对他们。面对那
些老去的岁月，当你在深沉中静静
地回忆，你会发现许多往事就好像
发生在昨天，虽然平淡无奇，但真切
中的那种隽永却是弥足珍贵的，是
值得记录下来的——

刘军：一位知心朋友
在“101”，刘军是自学成才的典

型代表。1979年，他没有上高中，而
是选择了工作。在我印象中，他虽然
与我同级，但比我大一岁，那年应该
刚好到了可以工作的年龄了，我和
玩伴们一时都非常的羡慕他。

随着国情的变化，不几年，地质
队员的优越感荡然无存，没有文凭
更成了他“前程发达”的瓶颈。于是，
他在工余时间里奋发自学，先后拿
到了大专、本科文凭，职位也从野外
分队队员，上升为分队电测组组长。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我与他同在
队属铁合金厂上班，我在财务科做
记账会计兼统计员，他先是做生产
科科长，后来做上了主管生产的副
厂长，事业上逐步走向了“发达”。在
个人婚姻问题上，他也一改原先相
当困难的局面，娶到了妻子，并有了
孩子。

1994年我从大特区回到青海，
在上级机关工作的父亲告诉我说刘
军到海东某乡挂职锻炼去了，红花
还是我父亲给他佩带上的，我听后
说好啊，一二年后回来说不准能做

我们队的领导了，心里真的很是为
他高兴。但不幸的是，1997年在我
打工的无锡，借公差顺道来看望我
的两位铁合金厂的同事猛地告诉了
我关于刘军的噩讯：在某个夜里他
从乡上坐车回西宁，出了车祸不幸
遇难。

上中学时，刘军是我在“101”大
院内的一帮非常要好的球友之一，
什么篮球、足球都玩。在铁合金厂，
因我时常随出纳回二十几公里开外
的队部取钱什么的，他便时常吃掉
我带的午餐，自然，在夜宿厂子里的
那些日子，我俩也没少一起酒醉，甚
至有一次酒后因什么事情闹得我俩
好几天没有说话。记得最牢的是有
一次我住在他与妻子离婚后的家
中，那夜他睡床上，我睡沙发，聊了
大半夜，都是知心的话儿。我说的最
多的，自然是牧诗之苦，是牧诗之后
无可奈何失去的许多东西。而他说
得最多的自然是他自学成才的艰难
和家庭破碎的苦恼……

想想，自那次以后，我至今再也
没有那样心贴心地与谁聊过。

刘根南：一位科长叔叔
这是一位既严厉又慈爱的叔伯

辈的同事，我在铁合金厂工作时的
顶头上司——财务科科长。

刘叔曾是我父亲的手下，我父
亲调出地质队后，他调到队财务科
做会计。有一次，被队上派到矿院进
修的我回西宁时坐的是卧铺，回来
报销时他硬是不给报，说按规定我
是只能坐硬座的。我做他手下的那
两年间，经常发生我和出纳记的帐
与他记的总账对不上，我和出纳很
难找到出错的地方，而他往往不一

会儿就能找到。在工作上，时常能够
领教到他严苛的态度，而在生活上，
又往往能够获得他的关爱。在铁合
金厂工作的后期，我成家了，他便时
常有事无事地让我下西宁，而把在
厂里值班的事揽给自己。在他身边
工作的近两年间，我亲眼看到他多
次拒绝给领导报销不合规定的账，
这与之前他“卡”我的事联系到一
起，我真是打心眼里敬佩他啊！

2004年我回西宁时特意走访
了退休在家带孙子的刘叔，那时看
上去他身体硬朗的很，怎么也不会
想到三年后再回西宁时，他大儿子
亲口告诉我，刘叔因脑溢血走了，走
得很匆忙。

我想，刘叔走得也一定很踏实，
因为他是一位踏实工作的人……

二兵：一位邻家阿弟
二兵的大名叫王洪兵。严格地

讲，他家并非我家的邻居，中间还隔
了一家。

我们家在“101”住的时候，住过
两个地方，时间最长的是在平房里。
一排平房大约能住七、八家，我家和
二兵家就住在同一排平房里，与他

“熟”是因为他哥是我的同班同学，
是大院里最铁的小伙伴。

那时小孩时兴玩玻璃球、纸元
宝，我玩不过同样大我一岁的他哥，
便时常通过小我一岁的他把输掉的
再赢回来。他哥知道了会说：“你咋
骗我弟呢？”我回道：“那你就不是骗
我了？”弄得他兄弟俩哑口无言。二
兵全家是东北人，说一口东北话，与
他们处得时间长了，致使我现在说
话总是带有那么一些东北味呢。

有一次还在上初中时，我因“眼

热”人家而拿刚收到的生平第一笔
五元稿费买了鞭炮和小人书，母亲
以为我偷钱，便让当时在青海做木
工活的二舅追上我捆了回家，将我
的衣服扒得只剩短裤叉后赶出家
门。我蹲在家门口，大院里的小孩们
围上来看，弄得我灰头土脸，好想钻
进地下去啊。是下班后回来的二兵
他妈把我带进他家，拿出他兄弟俩
的衣服让我穿上，并忙乎一阵子让
我吃饱后跑到我家跟我母亲“开导”
了半宿……

后来，二兵他哥到东北上中专
去了，学完工作后进的也是一家东
北的地质队，而二兵成了我同队的
同事。但他不走运，他结婚不久后，
地质队便全线走下坡路，许多人下
岗了，他和我都是这许多下岗人员
中的一位。他妻子为他生了儿子，但
不久也下岗了，日子开始过得紧张
起来。他曾与人合搞过水果小生意
什么的，在我感觉中虽然困难，但应
该是可以过得去的。不曾想，因我至
今不太清楚的原因，二兵竟弑妻后
自杀了。当我听说时，我真的缄默了
很长时间，为其短短的一生，为其留
下来的年幼的儿子，为其因他而不
久便跟随而故的他的父亲——我另
一位叔伯辈的同事：王叔。

自然，我的缄默，更多的是因世
事的无常，而生命的价值却恰恰深
蕴在这无常之中。

无名氏：一位疯癫的清扫工
他死的时候，我还在上高中。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101”每天

第一个起来工作的大凡就是他了，
一位时疯时癫的清扫工。我不清楚
他姓甚名谁，哪里人氏，只清楚地记

得每当我上学时，总会看到他在清
扫大院，不管是严冬还是盛夏，他老
是身穿野外用大衣，脚穿野外用大
皮靴，一年又一年，我想他绝对没有
洗漱过，更没有换洗过衣服。走过他
身旁自然会嗅到一股浓浓的恶臭。

我不知道他是因为什么而疯癫
的，反正我只知道他曾经是一位正
常的地质队员，一位曾经高高大大
的帅气的小伙子。大人们都让我们
小孩子离他远点，有时，他会发疯地
追打小孩，但不知为什么又总是追
不着小孩。那时他便会坐在地上生
气地哭，鼻涕流得满身都是。还有一
次印象深刻的事，我看到过他曾经
在楼墙上的大字报面前发呆发痴，
大字报被风吹掉了，他就赶紧拿起
大扫筢把它们扫进垃圾桶。

他死的时候恰好我们放学，看
到大人们将他抬进他的房间时，有
人从那床上发现了一大叠钞票，那
是他几乎没有动用过的好几个年头
的工资。在一角，还有许多如期发给
他的崭新的工作服、皮靴……

我成家之初，婚房在“101”，就
在这位时疯时癫的清扫工住过的楼
里，有时还真是想到他，想听“101”
地质大院里已经不多的老人好好地
说说他的故事。

人难免一死，伟大之死固然伟
大，但平凡之死就不值得我们活着
的人怀念吗？细想想，那些凡夫俗
子，才是人类发展进程中真正的主
力军啊——只要他们是踏实地活过
的，我想他们就不会后悔来到世界
这一遭，并以此为整个人类的荣光。
这样想着，就觉得我在这里讲述的
这几位故去的普普通通的地质队同
事，是多么的值得怀念啊。

白额的西门塔尔
号角般的一声嘶吼
哈勒景牧村醒了
金银滩草原醒了

珠姆般的女牧场主
佩戴着第一缕朝霞的缨络
行色匆匆
巡睃于她河清海晏的王国

七月的晨曦里
十万枝紫穗披肩草
迎风而舞
九百头西门塔尔乳牛
迎风而歌
两只雪白的泰迪犬嬉戏追逐

远村的炊烟
剪辑着东边的天际线
粉墙蓝顶的牧场
宣示着独自的改变

慈悲草原

远山近水
只是幕幔
我需要一扇窗户
只有空气的纱帘

纯净的透明里
摇曳青海鸢尾的淡蓝
油菜花只是
挥别昨日的黄色手绢

高天的辽远
给了青燕麦滋长的空间

低翔的云雀
吟诵让灵魂震颤的谶言

旷野的纵深
一朵白云弹回我的视线
露珠
如澄澈的天眼
让宇宙成为微观

再远的远处是缥缈的远
远古的砂粒和钙化的鱼
借着鸬鹚的尖喙
缝合被铁丝网割裂的草原

牧人的长梦
曾在海拔的高处蹒跚
而一朵安祥的水晶晶花
却宁静了整个夏天

空瓶子

卸去负重
会走得更远
忘却沉醉
会更加平淡

浸于苦咸
知微笑更甜
置身低处
观海天辽远

一场狂欢
标记一个昨天
一场漂泊
顿悟一处彼岸

日子过的真快，转眼间又到了中
秋，天渐渐凉了。晚上站在阳台上吹着
凉风看着一天天变圆的月亮，忍不住就
会想起四十多年来那一个个记忆幽深
的中秋节……

童年的中秋很甜，有母亲蒸的大月
饼，有自家院子里长的青苹果，还有城
里亲戚拿来的小点心。那时候的点心很
单一，只有五仁馅的，亲戚们来看我们
时只给我们带五仁馅的。虽然只有那么
几小块被一张纸紧紧地包着，可我们全
家人在中秋节的晚上围在一起分吃，照
样很满足，很幸福。我们姊妹几个围在
父母亲身边开心地吃月饼，吃苹果，吃
点心，吃亲戚朋友相互交换来的东西，
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是甜的，整个中秋节
都是甜的。直到现在，我回想起来还能
感觉到那一丝丝甜甜的味道。

也许就是童年的这些记忆，月饼中
我唯一感兴趣的依然是五仁馅的小点
心。

青年的中秋噪杂而忙乱，除了一天
天地看天空的月圆月缺，一年年地看别
人的春华秋实外，整天在奋斗和努力中
改变生活，实现自我。中秋竟然变的咸

咸淡淡，记忆模糊。秋收的麦香和果香
也越来越模糊，越来越遥远……

转眼到了中年，已过不惑之年的我
发觉生活远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一帆
风顺，打拼了几十年，结果发现还是在
原地踏步，总以为自己还年轻，儿子却
已经精壮壮地矗立在了面前，与我谈论
理想和未来时毫不胆怯，完了还举着沙
包一样大的拳头说：“更大的目标还在
后面，这些都是小菜一碟。”儿子继承了
我们对生活的乐观态度，他总是很快乐
地遐想着未来。

中年的好几个中秋节都是在沿线
工区度过的，几乎每一次都是几个大男
人坐在酒桌前喝的云三倒四，然后开始
说家事，说老婆，说孩子，说一些零零碎
碎的往事。中秋是全家人团圆的日子，
可因为工作，或者说为了生活，我们不
得不留守在沿线工区，和铁路沿线上许

许多多的人一样，坚守在自己的岗位
上，过那个寂寞无限，惆怅无限的中秋
节。

沿线的中秋节过的自然是没滋没
味，可月亮却美的出奇，每每酒后独自
走出屋子，行走在空旷无垠的戈壁夜空
下，任冷风习习地吹着，任思绪胡乱地
飞扬着……迷迷糊糊中，儿子的歌声和
笑声总会在耳边与风一起“呼呼”响起。

李清照

冷冷清清，孤寒的背影在寻觅，
寻觅江南的渔舟唱晚？
寻觅北国的雁断衡阳？
寻觅曾经的闺情艳歌？
一地落寞黄花
伴冷雨黄昏、两鬓秋影！

一个羸弱的王朝
飘摇在诗卷里，
多少失怙的黎民，
离散在泪光里，
你的脚步踉跄，
让历史也凄惶不宁！

满腹才情，挽不住失色的江山与
脆弱的爱情，
一盏水酒，怎奈秋意萧萧
别梦沉沉！

豪情已被流亡，雅意成伤。
只有精致的文字与精致的才思，
在丹青里散发幽怨的清香！

苏轼

才情摇曳如花，
怎敌恶雨腥风，霜急露冷。
无端消磨的，
岂是宫花路柳、楚腰藩鬓，

梦想折断，一路断羽缤纷。
拣尽寒枝，是无处栖息的魂灵！
举一樽水酒，是一樽汪洋的才思啊，
微笑里漾起泪光。
风尘情怀，寂寞况味伴
如画江山、如梦人生！
苏子说：豪放？是诗歌自伤自怜！
明月几时有，今夜独婵娟！
宋朝的夜空因为他的寂寞而璀璨。

豪气如山，弯弓如月，
射不落命运的星斗。
只有亲情如酒，可饮可醉！
只有诗赋如歌，在风雨无凭的路途，
洒落一地天籁绝唱。

那些故去的地质队同事们
章治萍

牧场的早晨（外二首）

韩玉成
刘
金
梅
诗
二
首

月圆秋思
蒋应梅


